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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人 不 識
「雷」？可以說

，只要有小學文
化程度， 「雷」
字應該不是什麼
深奧的字詞。不

過，請莫小看，今日之 「雷」已不同
往日，甚至可以說，連中文系的老師
也未必全面搞懂現時 「雷」的意思。
此語何解，可以套用一句流行語來分
析：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個世界變
化太快了。

翻閱內地報章，發現近期 「雷」
字用得非常普遍。譬如十一月二十七
日廣州就有一則新聞，標題為： 「小
販廣告雷人 『古有油炸檜今有烤貪官
』」。文章中配發了一張堪稱罕見的
圖片：一位戴平頂遮耳 「雷鋒帽」的
約三十歲男子，用小三輪擺賣烤紅薯
。而最吸引眼球的是，車後牆上貼着
一張紅紙大海報，上有 「貪官牌」三
個大字。一看便知，賣的是 「貪官牌
」烤紅薯了。聯想起 「當官不為民做
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名訓，不禁
令人會心一笑，不過，且慢，再往下
想，似乎又未必是如此簡單，意猶未
盡。

無論從營銷學、政治學、還是文
學、歷史學角度看，這個賣紅薯的畫
面都不怎麼簡單，而正是不簡單，搞
新聞的人為此做了一個特別的標題：
「小販廣告雷人」，用了一個 「雷」

字。
人們漸漸發現， 「雷」字不僅僅

用於市井新聞，而還更多地用於演藝
圈的相關新聞上，可謂比比皆是。譬
如： 「《赤壁》下集台詞雷人： 『成

功乃失敗之母』」、 「謝霆鋒演紫龍！最雷聖鬥士將
出爐」、 「劉燁稱《硬漢》後 結婚發表雷人宣言助
陣首映禮」、 「《愛呼2》首映 林嘉欣被戴軍 『雷
』倒」等等。

「雷」字也出現在經濟題材的文章上，甚至新聞
用詞相對嚴謹的央級報紙也受不了 「雷」風的誘惑而
用上了 「雷」字，譬如：近有一題： 「用人單位經濟
性裁員莫觸法律之雷」。

「雷」字新聞遍地都是，而普通百姓交談、網上
發帖、QQ聊天用 「雷」也非常普遍。譬如，一家論
壇，某一個跟帖中，就有幾位仁兄，用起了雷字：
「雷死了！」、 「爆雷啊！」、 「雷暈了！」、 「哇

塞！雷透了！」……
語言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目前，形容某事很強，

很稀奇，網路、報紙等媒體喜歡用兩個字，一是 「牛
」，另一就是 「雷」了，可以說，雙劍合璧，叱咤風
雲。牛方面，有 「最牛的釘子戶」、 「最牛的縣委書
記」、 「最牛的叔叔」、 「最牛的員警」、 「最牛的
婚禮」、 「最牛的車牌」、 「最牛的收購」等等，
形容出類拔萃、售價不菲的單鏡反光機鏡頭，稱作
「牛頭」。凡標有 「最牛」字眼的文章人皆愛讀，趨

之若鶩；與此同時， 「雷」字也風雲突起，與 「牛」
並駕齊驅。

查字典可知， 「雷」字本義是雲層放電時發出的
巨響。顯然，今日之 「雷」非原本之雷了，但要弄懂
其所包容的意義，卻是頗為雷倒人的一件事。

慈善家老太太
是誰？閻明光，八
十有三，曾經的黨
政領導幹部，曾經
的癌症患者。今天
的上海閻寶航社會

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閻明光是老革命家閰寶航的三女

兒。閻寶航是中國革命史上隱蔽戰線
最具傳奇色彩的英雄。他是共產黨人
，卻是張學良將軍的高級幕僚和摯友
；他長期在周總理領導下從事革命工
作，卻又能從容出入反動派頭頭腦腦
的衙門毫髮無損。電視連續劇《英雄
無名》，寫的就是閻寶航。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瀋陽舉行了
紀念閻寶航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
我也應邀參加。紀念會上多人發言提
到的 「閻家老店」引起我的特殊關注
。之所以有這種情結，不僅是因為
「閻家老店」既是東北抗日青年奔赴

前線的中轉站，又是地下工作者的秘
密接頭點；既是統一戰線的社交地，
又是閻家擺地攤變賣家產資助流亡青
年的慈善之家。

而且因為我父親張知音自一九三
六年到重慶投入抗日工作，就住在老
店，我出生起，也住在老店。紀念活
動結束，我回到上海，寫了一篇文章
，題目就是《閻家老店》。記述了所
有的老一輩對老店輝煌持續發揚光大
的期盼。

這副重擔歷史地落在閻家兒女的
肩上。從一九九一年起，弟弟閻明復
和閻明光受鄧穎超的委託多次去美國

夏威夷看望張學良將軍。以閻寶航的名字命名成立一個
慈善基金會的創意就是張將軍提出的。 「閻家老店」由
此成為新時代廣播慈善愛心的 「大店」。姐弟倆一個是
運籌實施者，一個是支撐掌舵者。

閻明光的腦海裡經常出現的是國家的版圖和數字。
她不斷尋找貧困人群和需要救助的項目，沿着版圖，從
北到南，走遍大半個中國。她的錢來得不易啊。她是一
家一家去親朋好友那兒取得支持的。至今已有五千萬付
給了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

今年最讓她牽腸掛肚的是廣西大山裡的千名失學兒
童。當她聽說貧困兒童不僅上不起學、吃不起飯的境遇
時，心急如焚，顧不上八十多歲高齡和大病後身體的柔
弱，冒着夏季八月的高溫進了廣西十萬大山……

中國現在有很多慈善家，但有一種現象也讓人不解
︰慈善家的命名和排行是由錢數確定的，那麼，像閻明
光這樣以慈善為己任，以慈善為事業的人應該怎麼定義
呢？

我們就叫她慈善家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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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是青島市治下的一個縣
級市，但這座小城的歷史，卻可以
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為不少人所熟
知的齊國大將田單擺下火牛陣，大
破燕國軍隊，以及齊國末裔田橫不
願歸降漢朝，率五百壯士困守海島

（今名田橫島），最終全部自刎或者蹈海而死的故事
，就發生在這裡。如今提起青島，可以說是無人不曉
，相比之下，即墨的名氣小了許多，但怕是並非人人
知道，僅僅一百年前，青島還不過是即墨縣境裡的一
個不起眼兒的小漁村呢！

此次我來即墨，連頭帶尾一共只有三天，在即墨

（還有青島）用膳，正餐也僅有三頓，但恰逢菊黃蟹
肥，這叫做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於是，號稱 「無腸公
子」的螃蟹，遂使我朵頤大快矣！

最難忘的，是田橫鎮的那一餐農家飯。餐廳和大
海隔窗相望，令人心曠神怡；蒸熟的螃蟹端上桌，其
碩大的程度，更是讓我大吃一驚。並且，這裡的螃蟹
不但碩大，還特別鮮美。究其原因，一是黃海乃中國
境內唯一沒有遭受污染的海域，海水乾淨，海產品當
然也乾淨；二是黃海所處的位置緯度高，海水冷，海
產品的生長周期長，質量嘛，自然要遠遠優於南海海
鮮。喝 「即墨老酒」，吃鮮美螃蟹，費盡九牛二虎之
力，將面前那隻大塊頭 「掃蕩」一空後，居然已經大

有酒足飯飽之感，餐桌上的赤貝、香螺、西施舌、大
對蝦……儘管有不少都是在內陸難得一見的稀罕物，
但面對着它們，我也只能淺嘗輒止，甚或看看而已了。

主人殷勤發問： 「吃好了嗎？」
我回答： 「吃好了、吃好了，就是螃蟹太大，害

得我什麼也吃不成了。」
主人說： 「像這種每隻重一斤四五両的特大螃蟹

，也不是天天能買得到，看來它們知道今天有西北的
貴客來，才爭先恐後地奮不顧身了……」

「是這樣嗎？」我趕忙表態說： 「那我可得向它
們鞠一大躬了，捨身待客，這精神該有多偉大！」

主人和客人開懷大笑，聲震屋瓦，其樂融融。

多年前，在一屆全國性的中譯外討論
會的分組會議上，曾聽到某高校一位英語
教員的高見。他說China為 「支那」的對
音，有輕蔑中國的意思，翻譯 「中國」一
詞為英文時應該改用 Zhongguo。我忍不
住要反駁說， 「支那」在日語裡或有貶義

，在英語和其他西方語言裡沒有。該詞或者源自古印度對中國
的稱呼，或者是秦朝的 「秦」字的音譯。如果對外翻譯用
Zhongguo代替China，在同一篇文章裡提到 「中國人」和 「中
國的」該怎麼辦？莫非要強行輸出zhongguoren和zhongguode
以替換chinese？

我的依據是《辭海》。查 「支那」字條，有簡明審慎的解
釋： 「古代印度、希臘和羅馬等地人稱中國為China，Thin，
Sinae等，或以為皆是秦國的 『秦』字的對音。後在佛教的經
典中譯作支那，至那或脂那等。近代日本曾稱中國為支那。」
老版《辭海》（一九四七年中華書局出版）對此詞的釋義要長
得多，而且否定與 「秦」字有關：

梵語謂中國為支那，亦作脂那，震旦等。《宋史．天竺國
傳》： 「天竺表來，譯云： 『伏願支那皇帝福壽圓滿』 。」
《翻譯名義集》： 「脂那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國。」 《慧苑音
義》云： 「支那此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思慮，多所製作，故
以為名。」 按支那或指為 「秦」 字轉音，或云從瓷器得名，皆
非也。《曼殊全集．書札集》云： 「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
。印度古詩摩訶婆羅多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訶婆羅多，乃印度
婆羅多王朝記事詩。婆羅多王言嘗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
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羅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
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度人慕我文物，稱智巧耳。」

據此，則 「支那」實為古印度人自創的用於稱呼中國的美
名。曼殊大師所言不妄，《摩訶婆羅多》中確實不止一處提到
支那。不過問題其實還要複雜一些。胡阿祥《偉哉斯名──
「中國」古今稱謂研究》力主 「支那」得名於 「秦」。該書第

七章《域外有關中國稱謂的研究》第二節註二四： 「在印度古
老的梵文典籍中，兩部史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及

《瑪奴法典》也記有支那之名，然而其成書時代卻多爭論，一
般以為晚於《政論》。」據同書，西方諸國記載支那之名，以
印 度 《 政 論 》 （Athasastra） 為 最 早 。 此 書 作 者 商 那 閻
（Chanakya）為公元前三二○年至公元前三一五年在位的一位
印度國王的大臣，後於秦穆公約三百五十年。書中並提及公元
前四世紀中國絲已販至印度。此外，馮承鈞《西域地名》：
「支那者，梵文邊鄙之稱，原為雪山以北諸種之名，後以為中

國之號。」按： 「鄙」者，邊邑也，猶如現代漢語說 「邊境」
、 「邊界」、 「邊遠地區」。既然有此一說，那麼 「支那」即
便不是 「秦」字的轉音，在梵文裡雖沒有貶義，也談不上是什
麼美名。

流沙河曾在《文匯報．筆會》發表《蘇曼殊說China》一
文。他倒是說得很乾脆： 「至今無人能夠否認英文China起源
於古梵文 『支那』。」順便他批駁了 「或云從瓷器得名」說：
「今之China支那，先是國名。明代中期葡萄牙人販瓷器到歐

洲，稱其商品名曰 chinaware，若漢譯應作 『支那瓦』。陶瓷
產品，古稱瓦器。此處 ware 應是瓦之譯音。支那瓦者，中國
瓷也。China在ware之前，可知China國名，初無瓷器一義。
後來省掉，簡稱China才小寫其字頭為瓷器之義。這已是晚近
的事了。」China誠然非從瓷器得名，不過流沙河的詞源學考
證有謬誤。英語 ware 並非漢語 「瓦」的譯音。據陸谷孫《英
漢大詞典》，ware 可以是後綴，也可以是獨立的詞，源自古
英語，而古英語中這個詞又來自古日爾曼語，與漢語無涉。以
小 寫 china 指 「瓷 器 」 ， 其 實 是 修 辭 法 裡 的 「換 喻 」
（metonymy），以產地取代產品。中國瓷器譽滿全球，遂以
產地中國換喻產品瓷器，乃至泛指所有精美瓷器。同理，北京
鴨為西方人稱羨，英語遂以Pekin直接稱呼北京鴨（亦見《英
漢大詞典》）。漢語裡也有例可舉：龍井產好茶，我們到茶葉
店買龍井綠茶，只說 「要二両龍井」就夠了。

筆者之所以在本文開頭提到那個討論會上的舊事，是因為
近日讀法國古伯察神父的《中華帝國紀行》，也涉及此一問題。
法國天主教遣使會傳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egis Huc，一八
一三— 一八六○）於一八三九年來華傳教，一八四四年與秦

神父（Joseph Gabet，一八○八— 一八五三）從多倫出發穿越
戈壁沙漠，一八四六年一月到達拉薩，兩個月後被駐藏大臣琦
善驅逐。根據這段經歷，他寫了兩卷本《韃靼西藏旅行記》。他
與秦神父被從西藏押送到成都後，卻受到四川總督保興的善待
。此後他們經湖北、江西，入嶺南，從廣州出境，一路上備受
禮遇。後一段經歷成為兩卷本《中華帝國旅行記》的素材。

卻說兩位神父抵達湖北宜都，會見年輕的知縣。在那個中
華帝國的大門剛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的時代，這位僻處內地的
官員已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心。他興致勃勃聽完神父們對歐洲
諸國的介紹以後，想知道他們怎麼稱呼他自己的國家。他第一
次聽到中國被叫做 China，中國人叫做 Chinese 後，心生疑慮
，大致說了下面這番話：

我們稱貴國人為西洋人，西即西方，洋即大海，人即人民
，合起來就是大海西邊的人民。如果要描述某些特定的國家，
我們盡漢語所能，忠實地傳達。因此我們說弗蘭西的時候，指
法國人。我們有時抓住某國人的某一特徵，如把英吉利人叫做
「紅毛人」，因為據說他們身上長着紅毛。把亞美利加人叫做
「多色旗人」，因為據說他們的船隻的桅杆上升一面多色條紋

的旗子。相信你們的 China 和 Chinese 也是同樣，既然並非源
於漢語，它們在你們的語言中一定有所指了。【在前文的一條
譯註中，本書譯者轉引《韃靼西藏旅行記》中譯本譯者據《籌
辦夷務始末》引用的《保興奏嚴訊在藏所獲法人情形摺》，內
稱 「盤獲弗蘭西夷人」云云。文中 「弗蘭西」三字左側都有一
「口」字。加 「口」旁表示譯音，與該漢字原來的意義無關。

因此，在記錄知縣那段話的譯文中，為了還原歷史真實， 「弗
蘭西」三字也帶 「口」旁。既然如此，那麼知縣口中的 「英吉
利」三字寫成文字也應該加口旁，因為當時的清廷官方文件對
外國國名譯名作此處理並非只對法國。此外， 「多色旗人」顯
然翻譯不當，也不像口語。法文原文與英文譯文必是翻譯中文
「花旗」，中譯本沒有還原。】

知縣這段話倒是給我一個啟發。清廷翻譯西方國名，一開
始就採用音譯，而且頗用了些好字眼。英國為 「英華」之國，
法國為 「法治」之國，德國為 「有德」之國。 「英吉利」則為
好上加好， 「美利堅」更了不起，既 「美」復 「利」更 「堅」
。可能為了避免臣民誤解這些國名本來就是美名，如我們的
「大元」 「大明」 「大清」，官書上才為有些字加了口字旁。

這種做法既畫蛇添足，又行不通，後來自然取消。近代知識開
通，我們知道這些國名皆是譯音，與漢字的字面意義無關。不
佞妄加猜測：古代印度，最早用本身另有其意義的 「支那」譯
「秦」字之音。後之印度人不察，忘其起源，遂以為這是他們

自己給北方那個大國取的名字。 （上）

網
路
閱
讀
時
代
，
雖
然
網
文
、
網
報
、
電
子
書
大
搶

傳
統
出
版
業
的
風
頭
，
但
流
芳
千
年
的
墨
蹟
書
香
仍
不
乏

眾
多
追
隨
者
。
捧
讀
紙
質
書
，
成
為
國
人
熱
衷
的
休
閒
活
動

之
一
。據

中
國
出
版
科
學
研
究
所
近
日
發
布
﹁首
屆
全
國
網

民
閱
讀
與
購
買
出
版
物
狀
況
調
查
﹂
結
果
顯
示
：
近
六
成

網
民
依
然
樂
於
捧
書
而
讀
，
因
為
習
慣
於
網
上
閱
讀
而
放

棄
紙
質
書
的
網
民
不
到
四
成
。
廣
州
人
江
君
家
有
三
台
連

接
互
相
網
的
電
腦
和
三
個
大
書
架
，
一
家
三
口
人
人
都
是

網
民
，
又
都
愛
讀
紙
質
書
。
全
家
人
習
慣
上
網
流
覽
新
聞

、
博
客
文
章
等
，
但
讀
書
通
常
讀
紙
質
書
。
若
同
一
內
容

的
紙
本
書
脫
銷
只
有
電
子
書
，
則
也
要
把
電
子
書
列
印
下

來
捧
讀
。
江
君
和
家
人
說
，
讀
紙
質
書
，
一
來
眼
睛
看
得

舒
服
，
二
來
墨
蹟
書
香
讓
人
感
到
親
切
。

許
多
讀
着
紙
質
書
長
大
的
中
老
年
人
都
表
示
，
離
不

開
紙
質
書
。
習
慣
網
讀
的
中
青
年
網
民
則

表
示
，
上
網
通
常
適
合
淺
閱
讀
流
覽
報
刊

類
文
章
、
短
小
的
通
俗
小
說
和
漫
畫
圖
片

等
，
需
要
反
覆
深
閱
讀
的
工
具
書
和
經
典

，
即
使
網
上
有
免
費
的
電
子
版
本
，
也
情

願
購
買
紙
質
書
閱
讀
和
收
藏
。

不
過
，
和
從
前
不
同
的
是
，
﹁書
蟲

﹂
（
愛
書
人
）
們
如
今
喜
歡
在
網
上
購
買

紙
質
書
。
理
由
是
：
網
購
價
格
優
惠
，
書

價
比
較
便
宜
。
越
開
越
多
的
網
上
虛
擬
書

店
搶
走
了
傳
統
實
體
書
店
相
當
大
的
生
意

份
額
，
但
卻
無
法
取
代
實
體
書
店
。

對
於
許
多
讀
書
人
而
言
，
逛
實
體
書

店
是
件
開
心
事
。
在
激

烈
的
競
爭
中
，
不
少
實

體
書
店
注
重
美
化
店
堂

，
通
過
辦
折
扣
卡
和
送

小
禮
物
等
形
式
，
籠
絡

熟
客
大
客
。
逛
環
境
優

雅
有
情
調
的
實
體
書
店

，
成
為
白
領
讀
書
人
休
閒
的
好
享
受
。
江

蘇
邱
小
姐
說
：
﹁購
書
並
非
只
是
為
了
讀

，
而
歡
愉
更
在
書
店
選
購
的
過
程
中
。
店

員
見
到
熟
客
笑
臉
相
迎
讓
人
感
到
賓
至
如

歸
，
有
時
更
能
在
書
店
裡
邂
逅
同
是
愛
書

的
朋
友
，
而
在
輕
輕
的
悠
揚
的
背
景
音
樂

中
一
本
一
本
地
翻
閱
尋
覓
，
然
後
心
滿
意

足
地
帶
上
選
購
好
的
愛
書
回
家
，
那
是
多

麼
愉
悅
的
雅
緣
啊
。
﹂

即
使
習
慣
網
購
紙
質
書
的
網
民
，
也

喜
歡
先
逛
實
體
書
店
看
看
實
物
，
選
好
要

買
的
書
、
記
下
書
名
後
才
回
家
上
網
購
買

。
至
於
急
着
閱
讀
或
比
較
稀
缺
的
書
，
網

民
也
不
在
乎
多
付
幾
個
錢
，
立
即
就
會
在
實
體
書
店
買
下
。

時
序
入
冬
，
戶
外
活
動
減
少
，
在
家
捧
讀
書
本
成
為

國
人
熱
衷
的
活
動
。
近
來
，
內
地
好
多
地
方
舉
辦
了
﹁讀

書
節
﹂
，
包
括
﹁上
海
讀
書
節
﹂
，
﹁杭
州
西
湖
區
市
民

讀
書
節
﹂
、
四
川
﹁農
民
讀
書
節
﹂
、
河
南
﹁炎
黃
讀
書

節
﹂
、
江
門
﹁書
香
節
﹂
、
蘇
州
﹁閱
讀
節
﹂
等
等
。

如
今
，
人
們
讀
書
更
注
重
實
用
。
譬
如
，
隨
着
全
球

金
融
市
場
動
盪
、
市
場
壓
力
驟
增
，
讀
者
們
開
始
青
睞
一

些
﹁投
資
理
財
﹂金
融
類
書
籍
。
保
健
養
生
、
心
理
健
康
、

居
家
裝
飾
、
烹
調
飲
食
等
書
籍
也
是
近
年
來
各
書
店
的
熱

銷
書
。
各
類
人
群
的
閱
讀
興
趣
不
同
，
公
務
員
和
離
退
休

幹
部
愛
看
﹁時
政
熱
點
﹂
書
刊
；
大
學
生
、
文
教
工
作
者

等
熱
衷
﹁歷
史
文
化
﹂
和
﹁國
學
﹂
典
籍
。
孩
子
們
看
書

的
愛
好
與
家
長
的
要
求
常
有
較
大
的
分
歧
，
中
小
學
生
多

愛
看
有
趣
味
的
動
漫
書
、
故
事
書
、
科
普
科
幻
圖
書
等
等
。

《
文
季
叢
書
》

許
定
銘

內
地
潮
語

﹁雷
﹂
最
熱

文

佳

「支那」和「秦」：一筆糊塗帳
施康強

即
墨
吃
蟹

商
子
雍

國人仍愛墨蹟書香 蕭 愚

慈
善
家
老
太
太

張
攻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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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季叢書》

聖
誕
節
前
，
紐
約
地
區
下
了
一
場
大
雪
，
氣
溫
降
到

了
這
個
地
區
的
最
低
點
。
商
舖
老
闆
和
僱
員
們
都
在
唉
聲

歎
氣
，
金
融
危
機
、
經
濟
蕭
條
已
經
使
他
們
垂
頭
喪
氣
，

這
冰
天
雪
地
、
低
溫
嚴
寒
更
使
他
們
如
坐
針
氈
。
新
的
一

年
，
二
○
○
九
年
，
就
在
這
種
白
色
的
迷
茫
和
寒
冷
的
氣

氛
中
來
臨
了
。

給
人
些
許
希
望
的
也
許
是
上
了
《
時
代
》
雜
誌
年
終

封
面
的
奧
巴
馬
，
人
們
覺
得
，
在
他
進
入
白
宮
後
，
他
能

大
刀
闊
斧
，
將
難
返
之
積
重
改
變
過
來
，
可
這
位
當
選
總

統
比
較
冷
靜
，
並
未
輕
率
地
大
表
樂
觀
。

《
時
代
》
雜
誌
年
前
採
訪
他
，
問
了
這
樣
一
個
問

題
：

﹁對
這
次
經
濟
衰
退
，
美
國
民
眾
應
準
備
對
付
多
久

、
多
深
？
﹂

他
答
道
：
﹁我
沒
有
（
預
言
未
來
的
）
水
晶
球
。
經

濟
學
家
們
都
在
關
注
這
個
問
題
。
我
想
，
我
們
應
該
預
期

二
○
○
九
年
是
個
凶
年
。
如
果
我
們
做
出
一
些
妥
善
的
抉

擇
，
我
有
信
心
在
二
○
○
九
年
會
限
制
經
濟
方
面
的
某
些

破
壞
，
到
二
○
一
○
年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經
濟
上
揚
的
軌
跡
。
﹂
接
着
他
又

補
充
說
：
﹁可
這
是
一
個
會
把
我
們

自
己
挖
進
去
的
洞
。
﹂
他
舉
日
本
為

例
說
，
由
於
日
本
在
九
十
年
代
做
了

某
些
錯
誤
決
定
，
沒
有
果
斷
地
解
決

銀
行
系
統
的
某
些
問
題
，
結
果
儘
管

採
取
了
重
大
的
刺
激
措
施
，
問
題
還
是
拖
了
幾
乎
十
年
之

久
。
無
法
預
言
，
凶
年
，
自
掘
洞
穴
，
…
…
這
些
實
話
都

說
明
新
的
一
年
不
容
樂
觀
。

銀
行
和
投
資
公
司
還
要
裁
人
，
汽
車
製
造
廠
還
要
停

工
，
大
學
畢
業
生
還
找
不
到
工
作
，
失
業
者
還
得
去
領
救

濟
金
，
物
價
和
交
通
費
還
要
上
漲
，
城
市
的
服
務
還
要
減

少
…
…
這
一
切
都
可
能
會
繼
續
發
生
。
二
○
○
九
年
的
天

還
不
是
明
朗
的
天
，
空
中
還
會
瀰
漫
着
令
人
茫
然
的
雨
霧

，
令
人
困
惑
的
煙
雲
。

至
於
像
筆
者
這
樣
的
退
休
老
人
，
新
的
一
年
倒
不
會

有
太
大
異
樣
。
退
休
金
照
樣
月
月
會
有
，
醫
療
、
交
通
和

娛
樂
方
面
照
樣
會
有
優
惠
，
生
活
上
照
樣
不
會
有
何
憂
慮

。
對
我
而
言
，
還
有
一
件
喜
事
：
我
的
孿
生
孫
女
將
在
牛

年
初
誕
生
。
她
們
墜
地
的
呱
呱
之
聲
將
像
陽
光
一
樣
驅
散

我
四
周
的
陰
霾
和
煙
霧
。
當
然
，
想
到
四
周
更
多
的
人
，

我
還
是
盼
望
奧
巴
馬
及
其
白
宮
新
班
子
能
做
出
更
多
﹁妥

善
的
抉
擇
﹂
，
不
會
自
掘
洞
穴
，
從
而
讓
人
們
在
這
個
凶

年
裡
少
些
迷
茫
，
多
些
希
望
。

迷茫的新年 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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